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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金文与西 周厉史

单述诸器铭文习语的

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韩 巍

摘要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 习惯用语
,

包括硕赞
、

衰扬 用语和瑕辞等
,

具有鲜明 的时代

特 奴
,

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述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
。

这一特征
,

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

别
,

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
。

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 变化规律相结

合
,

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 夷厉 和后段 宣幽 的青铜器
。

关键词 西周 青铜器铭文 单述诸器 习惯用语 断代研究

 年 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西周单氏家族青铜器窖藏
,

一经公布立即在学界引起热烈讨

论
,

至今仍不断有新作发表
。

由于该器群中两组述鼎的高纪年 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 以及述盘

铭文中单述之父
“

龚叔
”

曾辅佐
“

刺 厉 王
”

的记载
,

多数学者均同意将单述所作诸器视为宣王晚期

的标准器
。

关于此器群在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中的重大意义
,

学者已有不少论述
,

但大多是从人物

系联
、

金文历谱以及器形纹饰等角度着眼
。

其实单述诸器铭文中的一些习惯用语本身就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点
,

从这一年代明确的基点出发
,

联系同时代铭文中的类似用语
,

加以纵向和横向的比

较
,

不仅能够深化对金文习语发展规律的认识
,

对铜器断代研究也会有很大帮助
。

所谓
“

习语
” ,

大多是一些空泛的
“

套话
” ,

其中最多的是作器者对祖先或周王的赞颂之辞
、

周王

对臣下的褒扬勉励之辞以及作器者的祈福之辞
。

前两者多出现在铭文中间
,

后者一般在铭文末

尾
,

通常被称为
“

报辞
” 。

这类用语的高度形式化使其可能在不同人物
、

不同背景的铭文中被反复

套用
,

形成一时之风气
,

因此对断代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早在铜器断代奠基之作《两周金文辞

大系》中
,

郭沫若先生就将
“

文字之体例
,

文辞之格调
”

作为断代的
“

参验
”

标准之一
。

时隔不久
,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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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窖藏铜器资料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

《文物》 年第 期 陕西省文物局
、

中

华世纪坛艺术馆 《盛世吉金
—

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年

。

相关研究论著近年已有数十篇之多
,

在此不能备举
。

关于器主之名
,

学者或释为
“

速
” ,

或释为
“

逢
” ,

或读为
“

佐,’笔者暂从李零等先生说
,

释为
“

述
”

李零 《读杨家村

出土的虞述诸器》
,

《中国历史文物》 年第 期
。

除
“

述
”

之外
,

窖藏铜器铭文中的器主还有
“

单五父
” 、 “

叔五父
” 、 “

单叔
” 。

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几个称谓实为同一人
, “

杨家村窖藏

青铜器 孟除外 应属宣王后半
,

与铭文纪年是吻合的
”

李学勤 《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
,

《文物》印 年第 期
。

不少学

者也有类似看法
。

年在杨家村窖藏附近还曾发现一铜器窖藏
,

出土雨钟 件
,

锌 件 另有 件钟流散海外
,

参看刘怀君 《眉县出土一批西

周窖藏青铜乐器》
,

《文博》 年第 期
。

其中 件甫钟为
“

述
”

所作
,

铭文与逮盘非常相似
,

所叙应为同时之事
,

作器时间亦应接

近
。

因此本文讨论的
“

单述诸器
”

包括两套述鼎
、

述盘与述钟
。

另外
,

本文重点不在字词的考释
,

这方面的疏漏亦请读者鉴谅
。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 以下简称《大系》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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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舒先生撰成《金文暇辞释例》一文
,

专门对两周金文中常见的
“

暇辞
”

做了系统的搜集
、

分类与考

释
,

他颇有见地的指出
“

暇辞为具有大众性之语言
,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格
,

一地方有一地方之范

式……故此等语言
,

在铜器研究上
,

亦可为粗略的划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种尺度
。 ”

世纪五
、

六十

年代
,

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系列文章中经常对金文习语加以归纳利用
,

例如他指出
“

世孙

子
”

一语多见于恭鼓时期之器
, “

乃一时通行的短语
” , “

拜稽首
”

之词 自康王至西周之末皆通用
,

而

鼓王时始有
“

拜手稽首
”

与
“

拜手稽手
”

之称等等
。

近年来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不断深人
,

但很多学

者仍然十分注意铭文习语在断代上的作用
。

例如彭裕商先生就特别强调金文中一些常见词语及

句式的时代性
,

并将其与文献互相参证
,

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
。

由此可见
,

在断代研究中

以铭文习语作为参证
,

是一种颇具传统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

述盘铭文的前半部分是以单述的 口气追述历代先公及其所辅佐之先王的事迹
,

后半部分则以
“

王若日
”

开头叙述天子对单述的册命
,

其中亦有天子对单氏先祖的褒扬之辞
。

述钟铭文通篇皆用

单述的口气叙述
,

可看作述盘的
“

缩略版
” 。

两套述鼎铭文都只记录周王对单述的册命
,

其中褒扬

单氏先祖的部分与述盘大致相同
。

在这些连篇累犊的颂赞
、

褒扬之辞中
,

有很多用语都出现在时

代相近的铜器铭文中
,

有些完全相同
,

有些则略有差异
。

为节省篇幅
,

便于 比较
,

笔者选择其中一

些最为常见的用语列为表

表 单述诸器与时代相近的铜器铭文中所共见的习语

单单述诸器习语语 同类用语语 所见铜器器

克克幽明厥心心 克明厥心心 痪钟乙  
、

师望鼎
、

秦公钟

克克睿明厥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述盘

、

述钟 忽翟厥心心 大克鼎

敬敬敬明乃心心 师询篇
、

里藻 闷扭

启启启厥明心心 戎生编钟钟

克克明憋 慎 厥德 克慎厥德德 井人妥钟 的
、

梁其钟
、

番生篮    

述盘
慎慎慎厥德德 师望鼎

淑淑淑慎厥德德 大克鼎

夹夹召先王
,

彝 恭 勤勤 述匹先王
,

彝 恭 勤大命命 单伯昊生钟

大大命 述鼎
、

述盘
卢卢卢辞厥辟

,

翼 恭 勤大命命 毛公鼎

召召召匹晋侯
,

用龚 恭 王命命 戎生编钟钟

柔柔远能迩 述盘 柔远能迩迩 大克鼎
、

番生篡篡

参见 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卯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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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
,

北京 中华书局
,

以”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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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彭裕商 《金文研究与古代典籍》
,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卯 年第 期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以下简

称《综研》
,

成都 巴蜀书社么刃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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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此为《殷周金文集成》著录号
,

下同
。

“

憋
”

字旧多释为
“

哲
” ,

近年陈剑先生释作
“

慎
”

《说
“

慎,’
,

载《简帛研究二 一》上册
,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年
,

其说可从
。

“

异
”

字旧或释
“

劳
” ,

或释
“

勋
” ,

或释
“

格
” ,

证据皆不足
。

董珊先生认为
“

界
”

字乃从
“

收 拱
”

得声
,

述鼎
、

述盘的
“

彝勤大命
” 、

“

有于周邦
”

应读为
“

恭勤大命
” 、 “

有功于周邦
”

《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
,

《中国历史文物》印 年第 期
。

新出

柞伯鼎铭文称
“

乃先祖周公舞有共于周邦
” ,

朱凤瀚先生亦由此指出
“

异
”

字乃从
“

共
”

得声
,

在这种句式中可读为
“

功
”

《柞伯鼎

与周公南征》
,

《文物》 巧 年第 期
。

按 戎生编钟铭文有
“

用龚 恭 王命
” ,

文例与
“

毋勤大命
”

相近
,

可为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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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所列诸器中
,

年代最早的是厉王时的痪钟
,

而师询茎
、

里覆
、

毛公鼎
、

大克鼎
、

番生篇
、

井

人妥钟均可定于宣王时
。

师望鼎和单伯昊生钟亦是宣幽时器
。

戎生编钟铭文可与春秋初年的晋

姜鼎相联系
,

李学勤先生将它定在晋昭侯六年 周平王 年
,

前 年
,

其说甚是
。

秦公钟的作

者
,

学者多认为是秦武公 前
一

年在位
,

而春秋秦器较为保守
,

无论器形
、

纹饰
、

铭文字体及

文体皆沿袭西周晚期遗风
。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

表 所列举的习惯用语大致起源于厉王时期
,

在宣

幽时期最为流行
,

其影响及于春秋早中期
。

单述诸器颂赞用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见叠音词
,

如述盘有
“

往谏谏
” 、 “

穆穆趁趁 翼翼
” 、

“

起超 桓桓 克明慎厥德
” ,

述鼎有
“

穆穆秉明德
”

等语
。 “

穆穆翼翼
”

一语又见于梁其钟
,

戎生编钟

的
“

超起 桓桓 趁越 翼翼
”

与
“

越途穆穆
” 、

秦公篡  的
“

刺刺 烈烈 超超 桓桓
”

等用语亦与

之类似
。

与
“

桓桓克明慎厥德
” 、 “

穆穆秉明德
”

相似的用语
,

有
“

穆穆克明厥心
”

师望鼎
、 “

穆穆克

慎厥德 ,’番生篡
、 “

穆穆秉元明德
”

徐叔旅钟
、 “

穆穆秉德
”

井人妥钟
、 “

穆穆帅秉明德
”

秦公

篡 等等
。

此外
, “

穆穆
” 、 “

桓桓
”

等词语也常置于先祖考称谓之前以作定语
,

如禹鼎  称
“

王显

桓桓皇祖穆公
” ,

大克鼎称
“

穆穆联文祖师华父
”

等
,

而貌季子白盘 称
“

桓桓子白
”

则是器主的

自夸之辞
。

早在穆王时期的或方鼎铭文 中
,

已出现了
“

用穆穆夙夜尊享孝绥福
”

的语句
,

但直

到西周中晚期之际
,

叠音词的使用才开始普遍起来
。

除禹鼎外
,

厉王时期的痕钟铭文 亦有
“

痪

桓桓圣越
”

之语
。

西周晚期铭文中另一类叠音词是拟声词
,

目前仅见于三器
,

均为编钟

速钟 用作肤皇考龚叔稣钟
,

珍堵息息
,

推推雄碎

梁其钟 用作肤皇祖考杯钟
,

堵磅鸽鹉
,

缺缺雄雄

轶钟 宗周钟 王对作宗周宝钟
,

仓仓息息
,

雄推雍雍

以上三篇铭文中的拟声词
,

均位于作器之辞与报辞之间
,

用以形容编钟声音之悦耳
,

其格式与用字

也完全相同
,

显然是一脉相承而来
。

梁其钟与述钟年代相近
,

豁钟则为厉王所作器
,

可见这类拟声

词最早也是出现于厉王时期
。

四字一组且双声叠韵的拟声词出现于编钟铭文中
,

应该与音律的发

展有关 而其他叠音词的广泛流行也恰在此时
,

很可能是受到前者的影响
。

春秋初年的戎生编钟

铭文曰
“

用作宝协钟
,

厥音雍雍
,

猜给踊踊
,

依该堆难
。 ”

基本沿袭了西周晚期同类用语的形式和用

字
,

而类似的用语在整个春秋时期的编钟铭文中都很常见
。

在宣幽时期金文颂赞用语中还常见
“

髦纯亡 无 歇
”

一词
,

虽然在单述诸器铭文中没有出现
,

关于师询篮
,

郭沫若最早将其定为宜王元年器 《大系》
,

第
一 页 李学勤先生最初亦从郭说

,

将师询蕊定为宣王器
,

后

出之十七祀询签定为厉王器 《新出青铜器研究》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叭】年
,

第 叩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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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少学者主张将询篮定在西周

中期恭筋之际
。

近年李先生也改变观点
,

将师询篮和询笠改定为恭王器 《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
,

《文物》以 年第

期
。

不过彭裕商先生仍支持李学勤早年之说 《综研》
,

第
一

页
。

笔者赞同彭裕商说
,

具体理由请参看彭书
。

关于师酉
、

师询诸器的年代和先后关系
,

笔者有另文专论
。

过去学者多将师望鼎定于西周中期摊王前后
。

彭裕商先生首先指出
,

师望所作铜器带有强烈的晚期色彩
,

其年代不应早于厉

王 《综研》
,

第软
一 页

。

笔者曾就彭说进一步论证师望鼎及篮
、

摄
、

壶等器均应属西周晚期偏晚即宣幽时期 《周原强家

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
,

《中国历史文物》 年第 期
。

郭沫若曾将单伯昊生钟定为厉王器
,

彭裕商先生亦同此说 参

见《大系》
,

第
一 页 《综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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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杨家村窖藏出土之后
,

学者多认为述盘铭文中的五世祖
“

零伯
”

就是扬篮

男
、

裘卫益 男 的
“

单伯
” ,

活动于恭蛇时期
,

亦即单伯钟的作者
。

唯曹玮先生认为单伯昊生钟定于西周晚期更合适
,

或

为单述本人作器
,

甚至更晚 《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
,

文物》入刃 年第 期
,

第 页
。

按 曹说有理
。

笔者亦认为单

伯昊生与恭蛇时期的单伯 零伯 绝非同一人
,

很可能是单述之子
,

故应在幽王时期甚至更晚
。

李学勤 《戎生编钟论释》
,

《文物》侧别动年第 期
。

井人妥钟铭文日
“

妥宪宪圣趁重处宗室
” ,

文例与之相同
。

“

毫
”

字过去常被释为
“

得
” ,

但其下部偏旁实为
“

毛
”

而非
“

手
” ,

释为
“

得
”

不妥
,

但 目前尚无合适的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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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见于大克鼎
、

师望鼎
、

貌叔旅钟
、

梁其钟
、

馨鼎 等器
。

此外
,

井人妥钟铭称
“

髦纯用鲁
” ,

兮

甲盘称
“

休亡 无 败
” ,

亦是此语之变例
。

恭王时期的墙盘铭文 在颂赞其
“

文考乙公
”

时
,

使

用了
“

髦纯无辣
”

一词
,

可视为
“

髦纯无歇
”

的前身
。

孝夷时器师道蔓铭末报辞有
“

用句髦纯益 和

亘 恒 命灵终
”

一句
,

新出之五年调生尊铭文亦 曰
“

用祈通禄髦纯灵终
”

其纪年应为宣王五

年 在这里
, “

髦纯
”

的意义应该和
“

纯鲁
” 、 “

纯佑
”

等词语接近
。

从现有资料看来
, “

髦纯无歇
”

作为

一个独立完整的用语
,

其出现亦不早于宣王
。

四十三年述鼎记录周王对单述的命辞
,

有
“

毋敢妄 荒 宁
,

虔夙夕吏雍我邦小大酞
”

之句
。

与

之最为接近的是毛公鼎
,

云
“

汝毋敢妄 荒 宁
,

虔夙夕惠我一人
,

雍我邦小大酞
。 ”

另外师询篡亦曰

“

命汝惠雍我邦小大酞
” ,

以下
“

毋敢不妻不型
” 、“

毋敢不中不型
”

等语近似于牧篡
, “

毋龚聚
,

龚囊唯有肴纵
,

乃孜 侮 鳄寡
”

近于毛公鼎
, “

用作余我一人她 怨
,

不肖唯死
”

近于里摄
,

学者已多

指出
。

除牧篡可早到孝夷时期外
,

其余亦均为宣王时器
。

册命铭文中命辞之后往往是受命者
“

对扬
”

天子
“

休命
”

之语
,

单述诸器均作
“

述敢对天子巫显

鲁休扬
” 。

这种句式较为特殊
,

是将
“

对扬
”

两个连用的动词拆开
,

而将
“

扬
”

字置于句末
,

这样的例

子以往的西周金文中仅四见
,

即

善夫克盔 今拓 克拜稽首敢对天子王显鲁休扬

镜叔旅钟 旅对天子鲁休扬

梁其钟 梁其敢对天子王 显休扬

追篮  追敢对天子双扬

陈梦家先生已注意及此
,

并指出此数者
“

皆先后同时期器
” ,

诚为卓见
。

彭孝时期的趁尊铭文

 曰
“

趁拜稽首扬王休对
” ,

与此句式同类
,

仅
“

对
”

与
“

扬
”

的位置互为颠倒
。

然而西周中期至晚

期早段很长时间内
,

这种特殊句式仅见趁尊一例 而到宣幽时期才突然增多
,

可见是一种流行时间

很短的现象
。

单述诸器铭文中
,

暇辞均占有很大的篇幅
,

类似的长篇暇辞在宣幽时期比较多见
,

笔者将其搜

集列为表 见下页
。

最后三器铭文不全
,

如果铭文完整的话
,

其形式应该与其余诸器接近
。

比较所列铭文
,

不难发

现这一时期的暇辞
,

无论是词语的搭配还是语句的顺序
,

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
。

其通例为
“

某作器
,

用邵格喜侃前文人 皇祖考
,

前文人严在上
,

翼在下
,

蓬蓬勃勃
,

降 授 余多福无疆
,

康惑

纯佑通禄永命
,

眉寿绰给
,

峻臣天子
,

灵终
。 ”

当然
,

不同铭文中词语的增减和先后顺序会有变化
,

但

基本格局则大同小异
。

钾鼎 卯 年出于陕西咸阳
,

参看昊镇烽 《高祖
、

亚祖
、

王父考》
,

《考古》 万 年第 期
。

师道篮 性巧巧年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
,

铭文及器形参看李朝远 《师道篮铭文考释》载李朝远 《青铜器学步集》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么刃 年
,

第 对
一乃 页

。

按 此器形制
、

纹饰与五年师旅篇极为相似
,

年代大约在孝夷时
,

李朝远先生定为璐王

器
,

似偏早
。

参看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

扶风县博物馆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

《文物》 年第 期
。

按 此器与五

年
、

六年调生篮内容有关联
,

有学者定为厉王器
,

笔者认为应定于宣 王
。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
,

第  页
。

克盆和貌叔旅钟均为宣王器
。

梁其诸器的总体特征接近西周末年
,

李学勤先生指出梁其乃善夫克之子 《新出青铜器研究》
,

第 页
,

其说甚是
。

追篮的年代学者多定于西周中期
,

彭裕商先生根据其铭文字体及用语将其定为宣王器 《综研》
,

第幻0

页)
。

按
:
彭说有理

。

追篡器身所饰顾首夔龙纹多见于两周之际
。

此表所列诸器
,

晋侯苏钟目前有厉王
、

宣王两说
,

笔者倾向于宣王说
。

士父钟
、

鞍狄钟
、

通禄钟的具体年代难以断定
,

上限或可

到厉王
,

其余诸器均应在宣幽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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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逮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器名

表 2 宣幽时期铜器铭文中的长篇暇辞

一
~
破辞

’

一 一

买丽戟厅而获丽石再蔽该顶而不丰丰(蓬蓬)囊景(勃勃)
,

降

述盘 述鲁多福
,

眉寿绰给
,

授余康惑纯笙鱼鲍应逸鱼」巡世韭达至兰
四十二年述鼎

雨彰葬而蔽灭滇元面二颤真)在卞
,

穆穆秉明德
,

丰丰(蓬蓬)景象(勃

勃)
,

降余康蔽纯佑通禄永命
,

眉寿绰煊通迎卿里困互兰上一一一

—逮钟

井人妥钟

梁其钟

晋侯苏钟

跷叔旅钟

善夫克摄

士父钟(145 )

丽爵骊丽百蔽硕灭)俞叉人严在上
,

丰丰(蓬蓬)象泉(勃勃)
,

降余多福
,

鬃婴孺群骼掣黔豪磊蓄
康豪画丽再系丽福

无疆……

—
用邵格喜侃前文人

,

用祈句康服纯佑
,

绰给通禄
。

皇祖考其严在上
,

鼓颤(蓬

蓬)景囊(勃勃)
,

降余大鲁福亡(无)昊
·

~ 一 _ _

_
用邵格前文人

,

前文人其严在上
,

翼在下
,

数颤(蓬蓬)囊囊(勃勃)
,

降余多福

描钟
、

鞋狄钟(3 5
、

49 )
¹

昊生残钟(104 )

通禄钟(供)

皇考严在上
,

具(翼)在下
,

颤歌(蓬蓬)景囊(勃勃)
,

降旅多福……

皇祖考其丰丰(蓬蓬)囊囊(勃勃)
,

降克多福
,

眉寿永命
,

毗(峻)臣天子……

用喜侃皇考
,

皇考其严在上
,

颤颤(蓬蓬)囊景(勃勃)
,

降余多福无疆
,

唯康佑

纯鲁
,

用广启士父身
,

助于永命……

……〔喜〕侃先王
,

先王其严在帝左右
,

毅狄不龚(恭)
,

数颤(蓬蓬)囊囊(勃

勃)
,

降福无疆
,

描〔禄〕……

用降多福
,

用喜侃前文人
,

用祈康蔽纯鲁
,

用受
·

一
……授余通禄康愚纯佑

,

广启联身
,

坳于永命
,

用寓光我家
,

受……

宣幽时期还有一些铭文中的暇辞与上述诸器接近
,

但形式较为简略
。

见表 3
:

表 3 宣幽时期铜器铭文中的短篇报辞

器器名名 瑕辞辞

小小克鼎(27% ))) 用句康助纯佑眉寿永命
,

灵终终

善善夫山鼎(28 25 ))) 用祈眉寿绰给永命
,

灵终终

此此鼎(28 21))) 此其万年无疆毗(峻)臣天子
,

灵终终

追追复复 用祈句眉寿永命
,

峻臣天子
,

灵终终

奥奥篡(4153))) 奥其汇沮 (熙熙)万年无疆
,

灵终灵命命

微微息鼎(27 叨))) 用赐康坳鲁休纯佑
,

眉寿永命
,

灵终终

貌貌姜篡(4182))) 用祈追孝于皇考惠仲
,

祈句康授纯佑通禄永命命

蔡蔡姑复(41 98 ))) 用祈句眉寿绰给永命弥厥生
,

灵终终

颂颂鼎(28 27 ))) 用追孝
,

祈句康愚纯佑通禄永命
,

颂其万年眉寿
,

峻臣天子
,

灵终终

不不其篡(43 28))) 用句多福眉寿无疆永纯
,

灵终终

伯伯梁其摄(科拓))) 用享用孝
,

用句眉寿多福
,

峻臣天子
,

万年唯极极

与表 2所列者相比
,

上述铭文主要是省去了
“

用邵格喜侃前文人 (皇祖考)
,

前文人严在上
,

翼在

下
,

蓬蓬勃勃
”

这一部分
, “

降余多福
”

之后的一连串词语则改用
“

祈句
”

等动词领起
。

如果将前者看

作
“

正式版
”

的话
,

后者则可称为
“

简化版
” 。

值得注意的是
, “

正式版
”

多见于编钟铭文中
, “

简化版
”

则多见于鼎
、

篡等器
,

说明这一时期的铭文文体可能因器类和用途的不同而发生了某些分化
。

实际上
,

在厉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形式的瑕辞
,

见表 4
:

¹ 郭沫若认为此二器为一套编钟中残余的两件
,

铭文可连读(《大系》
,

第 83 页 )
。

按
:因钟铭不全

,

作器者之名未出现
,

所谓
“

猫
” 、 “

鞍狄
”

皆铭中字词
,

非器主之名
。

但从
“

先王
”

一词看来
,

器主应是一代周王
,

厉王
、

宣王的可能性均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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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厉王时期铜器铭文中的暇辞

器器名名 铭文用语语

五五祀豁钟(358))) 用喜侃前文人
,

前文人庸厚多福
,

用申图 (洛)先王
,

受皇天大鲁命
,

文人阶降
,

降余黄黄

熏熏熏
,

授余纯鲁………

默默钟(2印))) 用邵格王显祖考先王
,

先王其严在上
,

景象(勃勃)颤颤(蓬蓬)
,

降余多福
,

福余顺孙
,

参参

寿寿寿唯利
,

豁其万年毗(峻)保四国
。。

豁豁篮(4317))) 用康惠联皇文刺(烈)祖考
,

其格前文人
,

其濒在帝廷阶降
,

申圈 (洛)皇帝大鲁命
,

用斜斜

保保保我家
、

联位
、

豁身
,

陀陀降余多福
,

宪柔宇暮远酞
。

其万年箕实肤多御
,

用来寿
,

句永永

命命命
,

毗(峻)在位
,

作食在下
。。

痪痪钟甲(246 ))) 用邵格喜侃乐前文人
,

用亲寿
,

起永命绰给描禄纯鲁
,

弋皇祖考高对尔烈
,

严在上
,

丰丰丰

(((((蓬蓬)囊囊(勃勃)
,

融绥厚多福
,

广启痪身
,

助于永命
,

裹授余尔糙福
。

痪其万年槽角角

娥娥娥光义文神无疆溉福
,

用寓光痪身
,

永余宝
。。

痪痪钟乙(加7 一 乃O ))) 用追孝霸祀
,

邵格乐大神
,

大神其涉降
,

严枯樊绥厚多福
,

其丰丰(蓬蓬)囊策(勃勃)
,

授授

余余余纯鲁通禄永命眉寿
,

灵终………

师师臾钟(14 1))) 用喜侃前文人
,

用祈纯鲁永命
,

用句眉寿无疆………

叔叔向父禹复(4对2))) 其皇皇降余多福繁麓
,

广启禹身
,

劫于永命命

以上铜器除师臾钟可能早到夷王前后之外
,

其余均被定为厉王时器¹
。

试将表 4 与表 2
、

3 对

照
,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暇辞与宣幽时期有很多共同点
,

例如长篇假辞多见于钟铭
。

一些宣幽时

期流行的词语
,

如
“

邵格喜侃
” 、 “

前文人
” 、 “

严在上
” 、 “

蓬蓬勃勃
” 、 “

通禄
” 、 “

永命
” 、 “

绰缩
” 、 “

灵终
”

等
,

此时也已经出现
。

但仔细比较
,

会发现两个时期的暇辞仍存在不少差异
。

为了让这些差异显

得更加清晰
,

下面我们来对西周晚期瑕辞中一些常用词语作分别的考察
。

1

.

邵格喜侃
“

邵格
”

一语最早见于西周中期偏晚的大师虔豆(肠92)
,

其铭文曰
“

用邵洛(格)联文祖考
” ,

同人

所作的大师虔篮(42 51) 多被定为孝夷时器
。 “

喜侃
”

一语最早见于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师臾钟
,

大约

与之同时的鲜钟铭文(143) 亦称
“

用侃喜上下
”
º

。

此外
,

长安张家坡墓地 M 163 出土的井叔钟铭文

(35 6) 曰
“

用喜乐文神人
” , “

喜乐
”

之义近于
“

喜侃
” ,

此后未见
,

也应是较早的用法»
。

宣王以前
, “

邵

格
”

与
“

喜侃
”

多分别使用
, “

邵格喜侃
”

连言之例仅见痪钟甲 (246 ) ;且该器在
“

喜侃
”

之后还有动词
“

乐
”

( 痪钟乙亦曰
“

邵格乐大神
”

)

,

而
“

乐前文人
”

之例在宣幽时期尚未见到
。

因此
, “

邵格喜侃
”

连

用可能是宣幽时期特有的现象
。

2

.

前文人
“

前文人
”

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善鼎(28 20 )和伯或篡(41 15)¼
。

前者铭文 曰
“

唯用绥

福
,

号前文人
” ,

后者曰
“

唯用绥神
,

裹(怀 )号前文人
” ,

其形式均显得偏早
。 “

前文人
”

在宣王 以前虽

然已经流行
,

但此时与之相当的词语还有
“

文神人
”

( 井叔钟)
、 “

大神
”

( 痪钟乙 )等等
,

用法没有宣幽

微伯痪诸器的年代争议较大
,

80 年代学者多将其定在筋孝时期
,

个别器物下限或至夷
、

厉
。

近年来
,

不少学者主张将痪器主体

向下拉到夷厉时期
。

如李学勤先生将痪鼎定为孝王
,

三年痪壶定为夷王
,

痪盏
、

十三年痪壶
、

痪篮
、

痪钟等器均定在厉王时

(《庄白痪器的再考察》
,

载饶宗颐主编
:
《华学》第 8 辑

,

北京
:
紫禁城出版社

,

2 (X 万年 )
。

彭裕商先生将痪摄定为夷王器
,

而将其

余痪器定在厉王时(《综研》
,

第 354
、

叨3
一 粼汤 页)

。

按
:
痪钟正鼓部所饰的蜗状顾首象鼻夔纹多见于宣幽时期

,

铭文用语也与

豁钟
、

铁篮相似
,

将其定为厉 王器是合理的
。

“

侃喜
”

一语又见于兮仲钟(65 )
、

叔妖篮 (41 37)
,

为
“

喜侃
”

之变例
,

比较少见
。

朱凤瀚先生将该墓年代定于夷王前后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 )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 (X H 年
,

第 翻礴页)
,

其说可从
。

彭裕商先牛推测善鼎年代应在夷厉时期
,

认为善鼎与或篮铭文用语相似
,

年代应接近
,

且或篮器主与穆王时的伯或并非一人

(《综研》
,

第387 页 )
。

按
:
彭说甚是

。

善鼎有
“

永宝用之
”

之语
,

多见 于西周晚期至春秋金文
,

年代不会太早
,

伯找篮可能与传世

录伯或签 (43(犯)为同一人所作
。

¼º»



韩巍
:
单述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时期那么统一
。

3

.

严在上
,

翼在下

就现有资料看来
, “

严在上
”

一语始见于厉王时的豁钟和痪钟甲
,

但
“

翼在下
”

在厉王时期还没

有出现
。

而宣幽时期除单独使用
“

严在上
”

外
,

还多见
“

严在上
,

翼在下
”

连用的形式
。

此外
,

豁钟有

,’( 前文人)其濒在帝廷险降
”

之语
,

五祀豁钟曰
“

文人险降
” ,

痪钟乙称
“

大神其险降
” , “

险降
”

之意实

与
“

严在上
,

翼在下
”

接近
,

宣幽时期前者似已被后者取代
。

4

.

蓬蓬勃勃
“

丰丰景罩
”

又作
“

颤数景景
” ,

即
“

蓬蓬勃勃
” ,

一般位于
“

严在上
”

与
“

降福
”

之间
,

厉王时期已是

如此
。

豁钟曰
“

景最颤颤
” ,

两词互倒
,

为仅见之例
,

可能也是因为年代较早
,

用法尚未固定
。

5

.

纯鲁
、

纯佑
“

纯鲁
”

一词最早见于长安县花园村 M 17 出土的伯姜鼎 (27 91 )
,

年代约在昭穆时期
,

至西周中

晚期之际开始流行
,

厉王时期多见
。

至宣幽时期
, “

纯鲁
”

似为
“

纯佑
”

所取代
,

仅昊生残钟 (1以)等少

数铜器仍使用
“

纯鲁
”
¹

。

6

.

茹禄
、

通禄

瑕辞称
“

禄
”

起于恭鼓时期
,

有
“

茹禄
” 、 “

纯禄
” 、 “

通禄
” 、 “

百禄
”

等几种称法
,

以
“

播禄
” 、 “

通禄
”

最为多见
。 “

菇禄
”

一词始见 于恭王 时的墙盘º
,

流行于西周中期晚段至厉王时期
,

在或者鼎

(2 66 2)
、

师酉鼎»
、

痪钟 (甲)等器铭文中均有出现
。 “

通禄
”

一词始见于痪钟乙
,

目前在厉王时期仅

见此例
。

至宣幽时期
, “

通禄
”

开始广泛流行
,

并取代了
“

茹禄
” 。

7

.

康爵
、

康助
“

康爵
” 、 “

康助
”

两词多置于
“

纯佑
” 、 “

鲁休
”

之前作修饰语
,

两者意义应接近
,

流行于宣幽时期
,

“

康思
”

较
“

康助
”

更为多见
。

目前在宣王以前的铭文中还没有见到使用这两个词的例子
。

8

.

永命
“

永命
”

一词亦始见于恭鼓时期
,

如乖伯篡 (43 31) 曰
“

用祈纯禄永命鲁寿
” ,

应侯视工钟 (107 旧
“

用祈眉寿永命
” 。

此后直至春秋时期
, “

永命
”

始终流行于报辞中
,

其组合形式以
“

眉寿永命
” 、 “

通

禄永命
”

最多见
。

孝夷时器师道篡铭文中有
“

恒命
”

一词
,

与
“

永命
”

同义
,

但极少见
。

厉王时期的痪

钟甲
、

叔向父禹篡铭文中出现了
“

广启某身
,

劲于永命
”

这一短语
,

在宣幽时期的士父钟
、

通禄钟等

器铭中仍能见到(此二器也可能早到厉王时)
。

另外
,

宣王时的番生篡铭文称
“

( 皇祖考)严在上
,

广

启厥孙子于下
,

韵于大服
” ,

与
“

广启某身
,

韵于永命
”

形式相近
。

9

.

绰给
“

绰给
”

一词始见于痪钟甲
,

目前厉王时器仅见此一例
。

至宣王 时期
“

绰给
”

始广泛流行
,

多与
“

眉寿
”

连用
,

称
“

眉寿绰给
”

或
“

绰给眉寿
”
¼

。

春秋初年的晋姜鼎仍有
“

绰给眉寿
” ,

应为此语流行的

下限
。

10

.

毗(峻)臣天子

陈梦家先生指出
, “

臣天子
”

之语始见于师俞蔓½
。

然
“

毗(峻 )臣天子
”

一语 目前仅见于宣幽时

春秋时秦公钟
、

叔弓钵(272 )等铭文仍有
“

纯鲁
”

一词
,

应是对早期传统的沿袭
。

墙盘铭文的不少用语均为痪钟所继承
,

除
“

播禄
”

外
,

还有
“

植角嫩光
” 、 “

越福
”

等
,

显示了家族传统的延续性
。

师酉鼎为近年保利博物馆所藏
,

参看朱凤瀚
:
《师酉鼎与师酉篡》

,

《中国历史文物》2(X H 年第 1期
。

按
:
朱先生将该器定为恭王

四年
,

笔者觉得有可能晚到孝夷时期
。

叔谏孙父篮 (41 08 )
、

史伯硕父鼎 (27 77)称
“

给绰
” ,

应为变例
。

陈梦家
:
《西周铜器断代》

,

第 189
、

2
65 页

。

按
:
陈先生将此器定于鼓王

,

目前学者多定为孝王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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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X) 8 年第 6 期

期铭文中
,

宣王以前尚未见一例
。

1 1

.

灵终
“

灵终
”

一词最早见于孝夷时期的师道篡
,

厉王时仅见痪钟乙一例
,

宣幽时期则大量流行
,

一般

置于瑕辞句末
。

樊篡言
“

灵终灵命
” ,

受季良父壶 (97 13 )言
“

灵终难老
” ,

徐中舒先生指出
:“
凡金文言

灵冬者
,

多为西周之物
,

而言灵命或难老者则多在春秋之世
,

此两器适为过渡时期之作
”
¹

。

其说甚

是
。

通过上文的清理可以看出
,

复杂的长篇瑕辞最早出现于夷厉时期(其中个别词语在恭彭时期

已零星出现)
,

但此时长篇暇辞数量较少
,

形式也很不 固定 ;而宣王时期长篇暇辞开始广泛流行
,

形

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
,

并出现一些前所未见的词语和搭配
。

因此
,

如果我们将西周晚期视为金文

暇辞发展的高峰期
,

那么这一高峰期还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夷厉时期仅仅是

“

初步发达

期
” ,

宣幽时期才是
“

全盛期
” 。

以上我们从单述诸器铭文出发
,

对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中一些最为常见的习惯用语做了分类整

理和比较
。

由此可以看出
,

宣幽时期铭文中的习惯用语在格式
、

用词和搭配上都与此前有显著的

区别
。

在区分厉王和宣幽时期青铜器时
,

这一规律可 以作为参考标准
。

最近
,

笔者在《册命铭文的

变化与西周厉
、

宣铜器分界》一文中指出
,

凡铭文中册命地点为
“

周康某宫
”

(或
“

周康宫某宫
” 、 “

周

康宫某大室
”

) 的铜器
,

其年代均不早于宣王十六年
。

以此为标准
,

通过铭文内容的系联
,

并结合册

命制度的其他变化
,

可将善夫克诸器
、

此鼎
、

甭枚比诸器
、

寰盘等重要铜器的年代定在宣王时
,

三年

颂器则为幽王时器
。

而通过本文对铭文习语的分析
,

一方面为将克器
、

此鼎
、

善夫山鼎
、

颂器等纪

年铜器定于宣幽时期提供了辅助证据;另一方面
,

一些无纪年或铭文不易系联的铜器
,

如师望鼎
、

追篡
、

井人妥钟
、

单伯昊生钟
、

梁其钟等
,

其年代亦可大致确定在宣幽范围内
。

由于篇幅所限
,

对于

以上铜器断代的具体理由在此不能详细说明º
,

笔者当另撰专文进行综合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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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
,

第534 页
。

读者可参看前引彭裕商书及刘启益《西周纪年》(广州
:
广东教育出版社

,

2 (X 犯 年)
,

笔者对很多铜器的断代意见与两书相同
。


